
我与清风的脚步
于那年夏天抵达你的城市
彼时护城河蔚蓝的天空
有一场绚丽的太阳雨

我用文字记录和储存
行程中的每一枚足迹
那些散落的篇章
始终找不到合适的注解

城市广场的阳光正好
我的目光穿越罗霄山脉的深绿
试图在你的发梢
寻觅春天山花盛开的胜景

那场太阳雨后的彩虹
在我进退维谷的局促间
洒落一地的芳菲
蝉鸣落入我的心湖

我踯躅徘徊的身影
迷失你纯净闪烁的双眸
多年后我记忆的窗口 始终
悬挂着那场绚丽的太阳雨

山洪暴发

山势巍然沉默
暴雨降临猝不及防
雨点密集喧嚣
暗流潜伏丛林沟壑

预谋的冲突涌动无序
集结撕开时间的缺口
洪流裹胁泥沙、石块、腐木
驰骋奔突犹如千军万马

原始野性的洪魔
猛兽般摧枯拉朽
攻城拔寨肆意汪洋
生命无以抗拒

人类与自然一脉相承
这多像尘世的流言飞语
潜伏的谎言一旦形成洪流
比现场的真实更具杀伤力

蝉鸣声切

天空蔚蓝 稻浪飘香
夏日的酷热严丝合缝
汗水滴落 一地谷黄

夏风与蝉鸣
弹奏大自然的琴弦
天籁般音韵绕耳起伏

火烧云的魔幻景象
于我童年的天空
放飞无限的遐想

我用成长的足迹
在蝉鸣声切的日子里
守候老屋的青葱记忆

抵达（外二首）
秦甑

神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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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三岁。
中秋节的早上，高山朦胧，夜

鸟还在梦中。母亲抱起我，赶往县
人民医院。我家在山里，母亲想以
最快的速度，赶到医院，想医生第
一个为我看病。她的脸上，除了疲
惫，更多的是焦虑。

头天中午，一觉醒来，我的脖
子上长出了一个大拇指大的包，只
是胀，并不痛。母亲把我带到大队
赤脚医生那里，医生说，用点药敷
一下，如果不行，那就到县人民医
院去。到了晚饭后，这个包不但没
消，还长到了茶杯那么大，而且开
始隐隐作痛。母亲看情形不对，连
忙到大队会计那里，去借两块钱，
准备明天看病。

我家是有名的贫困户，不过，
以前我家从没有向大队借过一分
钱。一般的人想从那大队会计那里
借到公家的钱，想都别想。大队会
计平时一脸阴郁，是个不好说话的
人，连大队书记都让着他三分。母
亲说出借钱的事，他翻着白眼，狐
疑、冷漠、拒绝，还随着口水，把两
个冰冷的字吐到地上，“没有”！母
亲手上举着照明的火把，脸瘦削而
焦急，目光恳切而坚定，母亲救子
心切的母爱演化成了疯狂，借也得
借，不借也得借，这是借救命钱！母
亲借到了两块钱。

母亲背上背一个放了衣裤的
布包，手里抱着三十多斤重的我，
急匆匆地赶路，从我们那个山里，
到县人民医院，有三十多里远。到
县人民医院时，母亲头发蓬乱，衣
服汗湿了。她很少进城，第一次来
县人民医院，有些胆怯，也搞不清
要排队挂号。母亲向一个城里模样
的人打听，如何找医生看病。他见
母亲这个样子，说了句“土包子”，
满脸不屑地走开了。

等到医生给我看病时，医生
说，要开刀。母亲看着被包挤压而
只能歪着头的我，有些担心地问：

“可以包来回啵？”意思是有没有生
命危险。

“哪个跟你包来回？”医生就那
么直接，那么不耐烦。

母亲没读多少书，但这样的话
还是听得懂。听他这么说，抱着我，
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医院。看着我痛
苦的样子，母亲茫然的双眼中，滚
落出一串泪水，她不知下一步，脚
该走向哪里。

正在这时，母亲见到了婶婶，
其实是原先的邻居。她知道事情的
原委后，就说先到她家再商量。

婶婶家离医院有半小时的路
程，住在铁路边上。她把这个事一
说，附近一些好心人便来帮忙，告

知离这里有几十里远的南乡，有一
个民间医生会治这种无名肿毒包
疖之类的病，不要去人，去拿药就
行。

到中午时，我脖子上的包已经
长到饭碗那么大了，脑袋只能歪向
左边。我不停地哼，不停地哭。母亲
想哄着我睡，哼着催眠曲，“乖崽崽，
好好睡。崽舒服，娘不累”。我哭累
了，也想睡了。母亲想把我放到床上
去睡，刚放下，我又醒了。母亲只好
又把我抱起来，我把头枕在母亲的
肩上，这才入睡。

趁这个时候，婶婶把我抱过
去，母亲可以歇息一下，去吃几口
饭。醒的时候，除了母亲，我不要任
何人抱。母亲走到桌子边，才扒了
几口饭，筷子还在手里，饭还在嘴
巴里，便伏在桌子上睡着了。从昨
夜起，她就一直抱着我。婶婶看着
母亲，叹了口气，“唉”！摇了摇头。

下午，大哥得到别人的口信，
已经往南乡拿药去了。我醒后，要
么把头靠在母亲的脖子上，这样，
没有那么痛，要么站在母亲怀里看
火车。山里的大人看火车的机会都
不多，也喜欢看火车，何况小孩？母
亲抱着我坐在床上，让我从窗户里
看火车。火车冒着白烟，“哐当哐
当”，“呜呜”长鸣。我的注意力分散
了，竟然可以十几分钟不记得痛的
事了。母亲一边担惊受怕地抓紧我
的衣服，一边靠在窗台上，眼皮一
耷拉就睡着了。

晚饭后，天上一轮新月。婶婶
拿了两个月饼给母亲。这时，母亲
才记起今天是中秋。因为又胀又
痛，我时而哼，时而哭。母亲一边轻
轻地给我揉，一边说：“我的崽最乖
了，最懂事了，还忍一下就好了，哥
哥就把药拿回来了，崽的病就好
了。”过了一会，这一招不管用了，
母亲就指着天上，一边摇，一边唱：

“月光光，梭罗树，火烧香。烧了公
公的袜带，烧了婆婆的裙带。东一
拜。西一拜，带着崽崽看世界。”当
时，躁动难受的我，只觉得这歌好
听，母亲的声音好听。在母亲怀抱
中，在母亲的唱腔里，我渐渐地没
有了呻吟，缓缓地进入梦中。

暗夜中，大哥把药带回来了。
敷上药两个小时左右，我脖子上的
包便渐渐散热消肿了，我真正地睡
安稳了，母亲才把我放到床上。这
时，婶婶家闹钟的时针指向十二
点。

岁月像把锋利而无情的刻刀，
把我的记忆一层层削掉，却不能删
除那个中秋。长大后，特别是为人
父后，我一次次回放，一次次回味，
一次次感触那个中秋。那一天，懵
懂无知的我简直就是在折磨母亲。
母亲用柔弱的肩膀和疲惫的身躯，
百般的耐心，坚强地承受着这一
切。这就是母亲，这就是母亲的中
秋节。

抱在抱在怀里的怀里的
中中秋秋

黄金云

“亨利”是 2007年秋天来到我家的，那时它才一个月大，
它的到来很快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状态。原本除了上下班，我
们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认识任何邻居。有了“亨利”，
每天遛狗自然而然会遇到别的狗主。一来二去，彼此就成了
朋友。“亨利它爹”“玛丽的妈咪”“约翰它姥姥”……我们彼
此这么称呼，每天傍晚一群狗加一群人在大草坪聚会，仿佛
在开家长会。

中国是熟人社会，朋友多了会带来一些生活便捷，比如
各种信息得到交换，知道了附近哪家超市鸡蛋在做活动，哪
个医院眼科做白内障手术成功率高……当然也会带来一些
烦恼，比如我们没要孩子，“皮特他爸”大龄未婚，这些“瑕
疵”常常会被某些狗友关注。关注者比追星族还执着，隔不
多久问长问短，有时不胜其烦，压不住火给了他们点脸色
看。他们却并不在意，无论如何也不“取关”。

随着“亨利”年纪越来越大，当年的狗友渐渐一个个如
一辆车消失天际，或者如一艘船沉没海底，不见了踪影。某
日偶遇“玛丽的妈咪”，她说“玛丽”已经过世一年多了，而

“约翰”半年前去世，我们是知道的……
爱犬“走”了，为何不再养一条？它们的主人有的受不了

生离死别的痛苦，不想再经历一次。另有一些感慨养狗太苦
了，常年睡不得懒觉，无论刮风下雨、严寒酷暑，都得硬撑着
出去遛狗，还得承受不少厌犬人士的白眼。

没有了狗，狗友之间的“塑料花”友谊也就瓦解了。相比
之下，“铲屎官”之间的友情更持久一些。我所在几个猫友
群，许多人养了两只猫，养“三胎”“四胎”的也不少见。猫不
需要遛，准备好充足的猫砂、食物和水，主人出去旅游几天
也不碍事。猫的相对独立性，使得终身养猫者比比皆是。而
且就我接触的情况而言，猫友群里“猫爹”“猫妈”整体层次，
明显高于小区里的“狗爹”“狗妈”。有个猫友群博士扎堆，海
归成群。其中不婚族、丁克族比例颇高，另有一对女同志早
已宣布“出柜”。猫友们很尊重他人隐私，从不互相打听、评
论别人的生活状况。

前阵子得了眼疾，知道群里有位猫友是医生，在本市某
家知名医院眼科主刀。本想找她帮帮忙，但一想自己所患并
非疑难杂症，其他医院也治得了，便忍住没有劳烦她。君子
之交淡如水，以猫狗为媒介建立人脉去做别的事，很可能最
后维持不住原本并不坚固的友情。

随着“亨利”越来越老，我们曾经的狗友几乎已经消失
殆尽。我们长期给小区里的流浪猫寻找养父养母，猫
友的数量倒是每年都在增加。不聚会，不攀比谁家的

猫品种高贵，天南地北每天在手机上热闹着，猫
友们的友谊或能这样天长地久下去。

猫朋狗友
阿紫

世相

株洲城镇美观，山川俊伟，江湖秀丽，对共和国
成立 70年巨变和自然人文美景体会最深的，莫过于
我们这些摄影人了。

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我先后去过大美云
南、多彩贵州、圣洁西藏、绝色苏杭、神秘湘西、秀丽
桂林……但让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株洲的人文胜景和
秀丽风光。

1981年 5月，我和朋友去茶陵县城游览，沿着南宋
古城墙漫步至洣江岸边，见到城南江边棱台上俯卧着
一头壮实的铁牛。它怒目圆瞪江面，头角锋锐，昂首西
南，虽长年累月日晒雨淋，但铁牛浑身不见锈斑，显得
光滑油亮，看上去神态逼真，栩栩如生。于是，我们用相
机拍下了这一难得的人文风景。后来我们又去茶陵县
高陇镇光泉游览，那是一口别致的泉井，四面群山环
抱，似一块圆镜镶嵌在青山绿水间，井口几经整修砌
石，显得整齐雅观。靠井的岩壁上雕刻的“光泉”二字，
相传系南宋绍兴年间岳飞所题，字迹浑厚刚劲，气势磅
礴。我又把这一美景拍了下来，并为《茶陵铁牛》《光泉》
照片，配写两篇小散文，先后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
发表。

1986年以来，我曾多次去神农公园(原名奔龙公园)
采风，当我背着摄影包、提着三脚架登上巍峨挺秀的神
农阁，只见蓝天白云下奔龙山麓古木参天、郁郁葱葱，
湖畔亭台楼阁交相辉映、相得益彰，湖面游船小艇来往
如梭、碧波荡漾，好一派山水风光。我一一拍下这些美
景，每每都有收获。《湖中亭影》被《湖南日报》作为“湘
江”副刊的刊头照发表，《公园小景》《神农览胜》先后被
《三湘都市报》和《经济日报》采用。

有一次，我和株洲日报聂鑫森、曾湘文两位老师
去大京风景区参加文化活动，因第二天有采访任务，
那晚我们夜宿大京听雨。早上起来，我们沿着湖边的
小道散步，雨后空气格外清新，使人心旷神怡。这时，
晨曦在雾霭中嬉戏，阳光在露珠中欢笑，水鸟在空中
飞翔，游船在湖面游弋，整个大京湖在我们面前活了
起来。我赶紧拍下这一晨景。1996年 6月 29日，《湖南
日报》用较大篇幅刊登了我拍的这幅《京湖泛舟》，编
辑还特意在图片下面注明“摄于株洲县大京风景区”。
《株洲日报》和《中国当代摄影家作品鉴赏》也先后刊
发了这幅照片。

2008年 1月，株洲遭受百年罕见的冰灾。为了拍摄
雪景，反映电力工人抢修线路的情景，我和几位摄友冒
着严寒，几次滑倒，艰难地登上了白雪皑皑的九郎山。
在山顶眺望株洲，一片冰天雪地，远处鳞次栉比的楼
房，穿着白色的衣裳，屋檐上悬挂着长短不一的冰凌；
近处高高的电力铁塔直插云霄，空悬的高压线被冰雪
压垮，工人们正在紧张攀援抢修……我赶紧掏出相机，
拍下近100幅人、铁塔与冰雪的图景。其中，《奋战九郎
山》等4幅照片荣获“雪战2008·湖南省抗冰救灾纪实
图片展”优秀作品奖。

2008年 5月，中国摄影家协会与株洲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办“美丽家园和谐株洲——全国摄影大展”，我
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摄影家一道，穿行在株洲的各个角
落，用镜头表达人与居住、人与建筑、人与环境之间和
谐的关系，体现株洲人的美好生活状态。我拍摄的《莲
塘楼影》《都市牧歌》《晒日子》《和谐图》入选这次摄影
大展，其中，《莲塘楼影》被《中国摄影》选登，《都市牧
歌》在“全国摄影擂台赛”中获优秀奖。

炎帝陵祭祖是每年都会举行的重大活动，也是
摄影人拍摄株洲人文景观的极好时机。为了拍好
2008年 11月 8日的省祭活动，我特意花 5000多元加
买了一只尼康超广镜头。公祭活动一开始，我就紧跟
队伍抢拍，时而近拍，时而远拍，时而仰拍，时而俯
拍，把整个活动过程记录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那
次拍的人文照片，有近 10幅（次）作品展出、刊登或获
奖。其中，组照《炎帝陵祭祖》在“红色炎陵全国摄影
大赛”中获一等奖。

2009年 12月，《湖南日报》准备刊发株洲市创建
文明城市的重要报道，我马上拍摄了市中心广场美化
后的全景照。12月 9日，《湖南日报》以《一座城市的蝶
变——株洲市推进美化工程创建文明城市纪实》为
题，在头版头条位置配发了我拍的这幅照片。翌日，
《株洲日报》也在头版头条位置全文配图转发。

为了拍摄株洲的美景，我踏遍了株洲的山山水
水。一路走走停停，在快门的一按一弹瞬间，把株洲的
美好山河定格为永恒。我拍的风光美景，除了随时传
上博客、微信和美篇与朋友分享外，也有不少摄影作
品参展、发表或获奖，有的还走出国门，被乌兹别克斯
坦国展出收藏，在巴黎、东京、悉尼举办的“中国风光
风情摄影展”绽放。

我拍株洲美景
贺为民

“白露打核桃，秋分摘花椒”。每年白露前后，便是核桃
收获的时节。为什么要等到白露打核桃呢？因为白露节气所
处的月份，正是核桃的成熟期。核桃生长到白露时节，外皮
由青变黄，果仁饱满，味道香脆，个别核桃顶部的外皮还会
裂开，这是核桃成熟的标志，收获也正当其时。

小时候，我最爱吃的就是核桃了。
那时村口有一眼水井，井旁有一条水渠，渠下有一棵又粗

又高的核桃树。每年秋季，这棵核桃树上面结满了青绿的核
桃，引得我们口水直流。“白露到，竹竿摇，小小核桃满地跑”。
印象中，这棵核桃树是有主的，我们自然不能随便爬上去摘核
桃，更不能用竹竿打核桃。但是到了白露时节，核桃成熟后，有
的会从树上自然掉落，捡到后就成了我们的美食。于是，我和
小伙伴们就每天早上或傍晚去核桃树下转一圈，看看能不能
捡个意外之喜。但是这种“捡漏”的效果并不好，一方面掉落的
核桃少，捡的人多，机会很少；另一方面有可能捡到的是虫果，
不能吃的。所以，谁要捡到了好的核桃，就得意洋洋，到处炫
耀；要是捡到虫钻过的核桃，就垂头丧气，悻悻而归。

后来，我们发现离村子不远的地方有一条深沟，虽然里
面杂草丛生，但是却长了几棵高大的核桃树。于是，这里就
变成了我们的采摘乐园。

夏秋交际之时，核桃尚未完全成熟，我们便开始了打核
桃的计划，因为肚里的馋虫早就蠢蠢欲动了。核桃树也真是
奇怪，垂到低处的枝条很少结核桃，离岸很近的枝条也很少
结核桃。所以，爬树摘核桃的话，比较危险，用竹竿打核桃，
又够不着。这可怎么办呀？有句俗话说得好：“三个臭皮匠，
赛过诸葛亮。”因此，这并没有难倒我们这群“贪吃鬼”。有的
用弹弓瞄准了核桃打，有的用扁平的石块使劲儿砸，有的用
胳膊粗的短木棍狠狠地冲，虽说命中率不太高，但核桃还是
被我们打下不少。看看砸的核桃差不多了，我们便下到沟
里，去杂草丛里仔细地搜寻，免得有漏网之“鱼”。即便这样，
也还是有找不到的核桃。捡完核桃后，我们来到河边，平均
一分，便用石块砸开青皮，露出里面的硬壳，用河水冲洗干
净外面。清洁完核桃皮后，我们的手也变了颜色，从一双小
白手变成了小黄手。没有十几天，小黄手是根本褪不了色
的。最后，我们带着胜利的果实，心满意足地回家了。

有时候，我们也会直接把青皮核桃带回家，放在屋檐下
晒上一周，用双手轻轻一搓，青皮就脱落了，非常干净。褪皮
后的核桃一定要晒干，不然果仁儿会烂掉的。刚摘的核桃，
吃起来又香又脆，晒干后的核桃，嚼起来香味醇厚。

如今，村口附近的这些核桃树早就被人砍掉了，再也没
有孩子像我们那样去捡核桃和砸核桃了。现在，孩子们想吃
核桃，大人去超市或商场购买几斤就行了，吃起来很方便。
儿时的那种独特乐趣，只能留在我们的美好回忆中了。

白露打核桃
郭旺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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